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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汇借用是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言编码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词汇进行

借用与改造。编码方式可以显现为音法层与文字层，采用多音节、表音文字的泰语对借词进行改造的主要

手段是音译，但也存在着音义兼译的手段。而以单音节、表义文字为编码方式的汉语对借词的改造则呈现

意译化的特点。汉语和泰语这两种语言，对外来词有着不止一种的改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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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词是语言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词汇，指的是
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故也称“外来词”。所谓

特殊，是因为在借用之前，这类词所表示的事物在

本民族或语言社团中没有相应的语言形式对应，

而这并不代表该民族或者语言社团对事物本身缺

乏认识或无法认识，此点需要先行澄清。语言编

码方式，是指如何将信息转换为具有相应物质外

壳与记录手段的语言形式，主要体现于语言的音

法层与文字层上。

当借用了外族语言里的词对这些事物进行指称

时，人们根据情况会以本民族的语言对借用词汇进

行相应的改造与转换，最终把外来词以本族语的语

言形式来呈现。这种改造是多方面进行的，可能受

到音法、文字、词法等多诸多因素的影响，涉及语言

编码与转码的问题。对不同语言的借词现象进行比

较与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本民族语言编码的

某些特点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词汇的借用与改造

在互相接触的语言之间，随着新工具、新动



物、新观念的引入，其名称往往也会一起拿来，这

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借词概念，同时也告诉了我

们借词出现的前提：语言之间要互相接触。两种

无任何接触的语言，是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词汇借

用的。

此外，还有一种借用则源于某些社会中的风

俗：出于对死者名字的忌讳，连带近音词也会忌

讳，于是常会向邻语借用一个词来替代（Ｄｉｘｏｎ，
２０１０），这 种 情 况 有 些 接 近 中 国 的 “避 讳”
习俗。［１］①

后一种情况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而第一

种情况，无论汉语还是泰语都有着很多例子，试举

几例：

汉语“激光”（旧译“镭射”），借自英语“ｌａｓｅｒ”，
泰语直接音译为 ；

又如汉语“青霉素”（旧译“盘尼西林”），源于

英语“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泰语音译为 ；

再如汉语“沙丁鱼”，“沙丁”二字为英语“ｓａｒ
ｄｉｎｅ”的音译，“鱼”是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在
此词上，泰语的借用手段几乎与汉语一致，译为

，其中 即泰语“鱼”之义， 则是

英语音译；

……

各种例子难以穷尽。尽管随着语言的扩散与

变异，有些词汇已经无法考证其具体来源，更不能

牵强地认为某些词汇一定是借用于某种语言，不

过现有的大量借词现象也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一

些规律。可以明确的是，汉语和泰语这两种语言，

对外来词有着不止一种的改造手段。尤其是泰

语，作为一种以表音文字为记录符号的语言，其对

英语词汇的借用，并非只有音译这一种手段，也存

在着音义兼译的手段，如上文所说的“沙丁鱼”

一词。

总体来说，引进外族有、本族无的词语的方法，

不外是采用或交叉采用音译、意译和借形这三种方

法，这点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得到了印证。［２］②

二、汉语与泰语借词改造手段的区别

在对英语词汇借用与改造上，泰语采用音译手

段的比例极高，这也是目前泰国学术界在借词研究

中所承认的一个事实。根据苏柳（２０１３年）［３］的研
究，泰语对英语借词的改造有以下九种方式：

（一）根据泰语中相应的元音和辅音音译，按拼

写进行读音，如 （Ｌｏｎｄｏｎ，伦敦）；
（二）按英语词汇音译，读音和原词保持一致，

不按拼写进行读音，如 （ｍｅｔｒｅ，米）；
（三）改变了原来的英语词汇与读音，如

（Ｅｎｇｌｉｓｈ，英国的）；
（四）去掉英语词汇词尾的元音音节，并用泰语

词汇或音节替代并置于词汇前面，如 （Ｓｉａｍｅｓｅ，
暹罗）；

（五）词尾添加不发音符号，如 （ｍｉｌｅ，英
里）；

（六）词中添加不发音符号，如 （ｃａｒｔｏｏｎ，

卡通）；

（七）去掉与尾音重复的辅音，如 （ｃｈｅｒｒｙ，

樱桃）；

（八）为使发音更清晰，添加声调符号或短音符

号，如 （ｇａｓ，气）；

（九）用本语词汇来代替，如上文所提到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关系）。

综上可见，这些分类多是在音译方法下对语音

形式变换进行研究，故此可以说，音译手段是泰语对

英语借词进行改造的主要手段。

至于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与改造，其研究已经

相当广泛且深入，但依然没有脱离上述的音译、意译

和借形的几种手段。只是借词在汉语中，随着时间

发展，大部分词汇都会有意或无意对其进行意译化

的改造。即便是以借形法借用的字母词，比如

ＭＴＶ、ＣＤ、ＮＢＡ等词，也都有着可以对应的准确汉语

名称。采用此种方法，更多的是出于语言经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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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参考文献［１］中３．２节《接触中的语言》。Ｄｉｘｏｎ举出澳大利亚某例，在当地有人去世后，居民们会避免使用与逝
者名字相近似的词语，从而借用别的词语。这种“借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此是参考文献［２］中黄、廖对借词的看法。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只有单纯的音译词是借词，最初的借词都是音译
词，意译实际上已经是语言对借词进行的改造而非借用，如邵敬敏。借词首先接触的都是语音形式，采取音译方式。本

文考虑到这种看法，将音译、意译、形译等方法统一视为借用与改造的手段。



考虑，而不是借词改造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徐通

锵先生（２０１４年）在《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
原理和研究方法》一书中指出：汉语一直采取“以我

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

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

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

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意义化方法，就暂时

采取音译，而后再转换之以意译。

上文笔者所提到的激光、青霉素等词都是这种

情况的典型的例子，类似的还有水泥（ｃｅｍｅｎｔ，旧译
“士敏土”），钢琴（ｐｉａｎｏ，旧译“皮亚诺”）等等。而
且不只是英语，像汉语从俄语、法语等一些其他印欧

语言中借用的词汇都有着相同的例子，这也是汉语

与泰语对借词吸收与改造中的明显区别。

三、汉语与泰语编码方式的音法层差异

徐通锵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也比较符合我们

的直观感觉。但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讲，汉语和泰

语都属于孤立语，同时，两者是相同语系下不同语族

的语言①，拥有不少共性。为什么在对借词的改造

手段上，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有人说，这是因为泰语

是表音文字，而汉语采用了表意文字，自然就会产生

这种区别。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理由，但还不全面。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但局限于文字上，还不

足以说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语言而言，它最开

始是“说”的，其次是“写”的。意即，造成这种改造

手段不同的原因，首先不能忽视语音形式，其次要考

虑书写系统。它涉及语言编码方式的问题。

“编码”一词与信息学关系密切，指的是信息从

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将语言处理视

为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思路

之一。我们借用这个概念指代信息转换为具有相应

物质外壳与记录手段的语言形式。语言的作用在于

交流和传递信息。任何的事物与信息，我们从接触

到认识，再到传递、接收，都自然而然地经历了某种

编码过程。所以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４－６］

并不为过。语言编码体现于语言很多层面上，其中

最基础的层面是音法层，这是语言（或说信息）的物

质外壳；其次是文字层，这是记录信息编码的外在形

式。汉语和泰语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是有区别的。

裘锡圭（２０１３年）认为，中国的方块字、埃及的
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玛雅文，都

是意音文字；当时人们所能分辨的最小语音结构单

位是音节。［７］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是单音节的，

其他语言是多音节的。这其后就隐藏着语言编码方

式的两个层面：音法层与文字层。音节对于汉语的

编码来说是一种自足的单位，一个音节就可以成为

一个编码，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汉

字。而对于其他语言来说，音节不是编码的自足单

位。这使得文字的发展走向不同方向：一个音节与

一个“码”对应就向表义化发展，不对应的向表音化

发展。也就是说，汉语与泰语，在语言编码基础的音

法层上就不一致。汉语把信息编码整合在单音节

上；泰语没有把全部信息整合在单音节上，而更多地

采用以音素组合成音节，再以音节组合成多音节词

的方式，来实现对事物的指称。

汉语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借词进行意译化的改

造，首先与音法层的编码差异有关。在音法层上，它

要将外来的多音节词所指称的概念，整合到汉语的

单音节编码系统中，改造为以单音节为主的编码形

式，“为我所用”。加之现代汉语普通话音节以元音

为主，没有除鼻音以外的辅音尾，这使得汉语音节在

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做到与外来的多音节词一一对

应，从而导致以多音节编码为代表性的语言中的词

汇融入到汉语中，多音节的表音特征便首当其冲会

被削弱，但作为本民族未曾接触过的事物与概念，则

需要在表义上寻求一定的补偿。与此同时，泰语则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为多音节的语言，它对于印

欧语的多音节语言特征并不排斥，在编码之时，并不

会刻意进行过多整合，所以我们看上文对泰语借词

手段的分析，大多都是在语音形式上做文章，无论是

元音、辅音的变换，抑或是不发音符号、声调符号的

使用，其都在努力地还原或者改造借词的语音形式，

但在音法层上，没有进行从多音节到单音节的编码

整合。

四、文字差异对借词改造的影响

文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虽然在语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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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汉、泰语言所属的语族、语支在学界仍有争议，但不影响本文讨论。



素中处于第二位，但作为语言编码系统的外在记录

形式，它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发展与

变异。这种书写的符号系统，对借词的影响同样

巨大。

上文所说的泰语对英语借词的各种改造，在文

字层上也有所体现。在语音规则上进行方方面面的

改造，比如不发音符号使得借词尽管在形式上贴近

原有的英语单词的音素拼写，但是又要使其转换为

符合泰语的拼写形式。汉字对借词一样有着影响，

而且影响力要比表音的泰文更强。汉语对借词的意

译化改造，和汉字作为表义文字的文字层编码特征

是分不开的。

对于表音文字而言，索绪尔（１９８０年）指出，
在以任意性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下，文字仅仅是为

了表现出区别性。［８］用什么符号表示什么音，是约

定俗成的。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无论是英语还是

泰语，是“Ｓ”还是“ ”，这种书写方式是为了表示
在语言系统中符号的区别性。它们对概念的指称

最终要归结到以音素为基本单位所连接而成的单

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意味着，泰语与借词的关联

是以语音为主要媒介，并不涉及文字单位自身携

带的信息。

而使用表义文字的汉语，最开始也以语音为主

要媒介，进行借词的归纳，但最后在编码机制文字层

的影响下，需要对其进行意译化。汉字作为语言编

码的一种记录形式，它的构造未必是像索绪尔所说

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示出区别性。因为作为表义

文字的汉字，在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汉字的情况下，本

身又承载并显现了音节所指称的概念信息，已经将

一个汉字整体固定为某个概念信息的载体，而且在

形式上既不会也不可能像多音节文字一样进行拆

分。如果借用多音节词，要增加音节数，必然要增加

使用的汉字数目。如果增加汉字数目，必然要受到

每个汉字所承载的信息影响，这是作为表义文字的

汉字与表音文字最大的区别———表音文字所增加或

减少的音节或音素本身，是很少承载概念信息的，它

主要承载的是语音形式，体现的是语音差别。同样

是源于借词“Ｃｏｃａｃｏｌａ”，泰语改造为“ ”，源于

“Ｃｏｃａ”的音译，创造出了这个词，汉语则为“可口可

乐”。实际上，如果单纯只考虑语音形式，使用“口

卡口拉”可能要更贴近英文读音，但由于人们在词

汇借用时考虑到汉字承载的概念信息，那么“可口

可乐”无疑更能激发积极意义上的信息联想，这便

是文字层对借词意译改造的推动力之一。

五、音法层与文字层结合的借用手段———形声字

汉语单音节与表义文字的编码方式，还显示

出了一种音法层与文字层结合的借词改造手段，

即形声字。最初的象形汉字，它的读音和意义可

能是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约定俗成”的，但是作

为象形字，是脱离不了形义结合的拟象性原则的。

这种拟象性原则，使得汉字的音、形、义构成了一

个整体意义上的编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信

息量的增加，当象形字不能满足信息表达的需要

时，便出现了会意字。这同样是音、形、义三者结

合的编码方式。

在此之后，若依照高本汉（２０１０年）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９］，也就

是假借字的出现。此即意味着，抛开形义结合的

拟象性原则，而采用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去扩

大书写范围，长此以往，会造成大量的语言使用上

的混乱。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趋势去发展，我们现

在看到汉语中的借词就应该是纯粹表音的了。但

显然不是，因为在后来出现了形声字。形声字可

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编码记录方式。它还是以汉字

作为一个编码，但是出现了编码的不同构件———

声符与义符。由此汉字极大地扩充了可书写形

式，并且再度回到了拟象性的原则上，因为无论声

符还是义符，最开始的来源都是以拟象性为原则

而产生的字。① 形声字的出现，使得汉语在词汇借

用上，多了一种改造手段。

例如，化学元素中的“镁”，源于英语借词 Ｍａｇ

ｎｅｓｉｕｍ，使用表音文字的泰语对于这种词只能完全

音译为 ，但是汉语作为以单音节、表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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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声符、义符以及文字拟象性的观点，源于徐通锵先生的多本著作，与“字本位”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字本位”
理论目前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主要集中于作为语法分析的方法论层面上。本文认为徐先生对形声字特点的阐述是有道

理的，并非在探讨语法分析的方法论问题。



字为编码方式的语言，在借用与改造时则可以选用

其最具代表性的、重音所在的“Ｍａｇ”这一音节，以汉
字“美”作为声符，以“金”作为义符表示一种金属类

元素，由此构建出了“镁”这个形声字（亦可能将已

有的“镁”字赋予新的意义），使得音法层与文字层

得到了结合，转换成了适合汉语社团使用的记录方

式，从而扩展了借词手段，而且为类似的借词提供了

改造的思路，这是形声字对借词改造所起的重要

作用。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即便是纯粹的音

译词“沙发”“咖啡”等，也会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

色篇》所说的那样，产生“‘灼灼’状桃花之鲜，‘依

依’尽杨柳之貌”那样的听觉与视觉、书写与语音、

字形与意义相结合的浑然感，并最终成为汉语编码

方式的一部分，以此进行更广泛的语言扩充。

［参考文献］

［１］ＤＩＸＯＮＲＭＷ．语言兴衰论［Ｍ］．朱晓农，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Ｍ］．增订５版．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苏柳．浅析泰语中的英语借词现象［Ｊ］．青年与社会，

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０．

［４］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Ｍ］．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６］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７］裘锡圭．文字学概要［Ｍ］．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３．

［８］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Ｍ］．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０．

［９］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Ｍ］．聂鸿飞，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２０１０．

（上接第１２１页）

［２４］ＳＵＮＹ，ＷＡＮＧＬ．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ＦＬ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Ｊ］．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８３－９４．

［２５］史正永．隐性注意下英语搭配短时记忆效果研究———

实验一：句中隐含搭配的短时记忆研究［Ｊ］．外语研究，

２００８（４）：４６－５１．

［２６］范烨．注意在二语动名词搭配习得中的作用［Ｊ］．外语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８（３）：１７０－１７７．

［２７］周榕，吕丽珊．输入增显与任务投入量对英语词汇搭配

习得影响的实证研究［Ｊ］．现代外语，２０１０（２）：８１－８８．

［２８］ＷＥＢＢＳ，ＫＡＧＩＭＯＴＯ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Ｊ］．Ｔｅｓｏ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９

（１）：５５－７７．

［２９］ＹＡＮＧＹ，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Ａ．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２００４（３）：５１－７８．

［３０］ＬＩＪ，ＳＣＨＭＩＴＴＮ．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ｘｉｃａｌｐｈｒａｓｅｓｉｎ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２００９（１８）：８５－１０２．

［３１］ＹＡＮＧＹ，ＮＥＩＬＬＭ．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

Ｗ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Ｌｅａｒｎｅ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２００９：１８１－１９３．

６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２月




